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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大 的 爱 国 者 林 则 徐
王多 立

提起150年 前 的 鸦
片战争 ，人们 自 然会联
想起伟大的爱 国 者和政
治家林则徐 。

林则 徐 （1785～
1850），福建侯官 （今
福州）人。20岁 中 举 ，
后在北京和外省作官 。
由于他政绩卓著，1837
年被升任为湖广总督 。
在此任上时 ，鸦片犹如
洪水猛兽般涌入 中 国 ，
这股流毒的迅疾扩散严
重摧残了 中 国人民的身
心健康 ，极大地损害了
中国 的正 当 权益 ，致使
清朝的统治 ，危机益渐
深重 。林则徐忧心如焚 ，
除在 当 地严厉查禁过鸦
片外 ，后又毅然上奏道
光帝 ，痛切陈辞：“若
犹泄泄视之 ，是使数十
年后 ，中原几无可 以御
敌之兵 ，且无可以充饷
之银。”这年12月 奉召
进京 ，经过他多次直谏 ，
道光帝遂委派他为钦差
大臣 ，节制广东水师 ，
赴广 东 负 责 查 禁 鸦 片
事宜 。

林则徐于 1839年 3
月到过广州后 ，当 即郑
重声明：“若鸦片一 日
未绝 ，本大臣一 日 不 回 ，
誓与此事相始终 ，断无
中止之理”。同时他又雷

厉风行地采取了必要措
施：与两广总督邓廷桢 、
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商
定整顿水师 ，加强海 防 ；
捉拿勾结英 国烟贩的奸
商，勒令外国 商人必须
于3日 之 内将 其船 上所
有鸦片 悉数缴 出 ，并 要
求外 商 出 具 甘 结 ，保 证
“ 后来船永不挟带鸦片 。
如有带来 ，一经查 出 ，货
尽没官 ，人即正法 ，情甘
服罪”。由 于林则徐态度
坚决 ，措置得 当 ，英美烟
贩不得不陆续缴 出鸦片
237万余斤 。

1839年6月 3日 这是
中国 人民值得纪念的 日
子，这天 ，虎门海滩人如
潮涌 ，林 则徐 率 领地方
军政 大 员 亲 临 现 场 监
督。虎 门 销烟整整持续
了二 十 天 。以 英 国 驻华
商务监督义律为代表的
侵略 者 ，怏怏 地离 了 广
州。

1840年6月 ，英 国 发
动了 鸦片 战 争 ，林 则徐
在积 极 加 强 战 备 的 同
时，又“日 日 使人刺探夷
事，翻译夷书 ，又购其新
闻纸 ”随 时 了 解 敌 情动
态。英 军 知 广 东 防 御严
密，只得移兵 ，于七 月 攻
陷浙 江 海 防 要 塞 定 海 。
八月 ，英舰直抵大沽 口 。

清廷大为震惊 ，投降派
大肆攻讦林则徐 。道光
帝于九 月 下 旨将林则徐
交部议处 ，另派投降派
琦善 接 替。10月 ，又
将林 革 职 。林 则 徐 不
顾逆境险 恶 急 上 密 奏 ，
驳斥 投 降 派 谬 论 ，请
求亲 赴 浙 江 前 线 “随
营效 力 ”但 遭 拒 绝 ，
1841年 4月 ，清 廷命林
赵浙 江 镇 海 军 营 协 办
事务 ，到 浙 之 后 ，他
积极协助两江总督裕谦
等人筹办浙东海防 。但
到六 月 底 ，道光帝下令
将他充年伊犁 。

林则徐禁烟 ，抗英
有功 ，反遭诬蔑和流放 ，
但他 不 顾 个 人 所 受 委
屈，仍一意系念 国家安
危，在赴伊 犁 途 中 ，写
下了 “苟 利 国 家 生 死
以，岂 因 祸 福 趋 避之 ”
等洋 溢 着 忧 国 之 情 的
诗句

笔
走
龙
蛇

“ 小人物 ”位置随想
齐连声

鄙人 在 孤 陋 寡 闻 者之 列 ，但也走 了 些 地 方 ，
观赏 过 诸 多 庙 宇 的 神 采 ，古 刹 的 风 光 。在 那 些
所在 里 ，大 仙 佛 灵 都 各 有 尊 位 ：天 王 居 先 ，观
音居 后 ，弥 勒 佛 笑 迎 宾 客 ，韦 驮持 杵 镇 守 庭 院 ，
可谓 各 尽 其 责 。由 此 ，愚 发 现 一 个 “旧 大 陆 ”
平民 百 姓 的 位 置 让 尊 贵 者 们 挤 掉 了 。

世上 万 事 万 物 绝 非 清 一 色 。福 建 省 泉 州 市
有个 有 名 的 开 元 寺 ，门 前 立 有 两 塔 ，一 曰 镇 国
塔，一 曰 仁 寿 塔 。两 塔 基 座 的 每 一 转 角 处 都 有
一个 重 任 在 肩 的 “小 人 物”，多 说 也 不 过 数 十
厘米 高 。他 们 奇 形 怪 状 地 托 顶 着 3700公 斤 重 塔
体。可 别 看 个 个 身 小 力 薄 ，位 居 下 层 ，但 假 若
一个 抽 臂 或 溜 肩 而 去 ，
这一 庞 然 大 物 必 将 倾 倒 ，

落得 粉 身 碎 骨 。看 来 众
多的 寺 庙 、古 刹 里 没设

“ 小 人 物 ”的 位 置 ，似

乎是 一 个 不 小 的 失 误 。
从“小 人 物 ”托 塔举 顶 ，自 然 联 想 起 领 导

干部 和 人 民 群 众 的 关 系 。“庶 民 百 姓 ”的 地 位
乃至 作 用 ，谁 都 明 白 ，可 在 实 践 上 ，自 古 以 来 ，

便很 少 有 人 答 出 满 意 的 答 卷 。寺 庙 里 有 佛祖 而
无众生 ，不 是 一 证 么 ？

马克 思 主 义 认 准 了 ：人 民 群 众 是 历 史 的 主
人，是 改 造 自 然 和 社 会 的 主 体 ，是 真 正 的 英 雄 。
为此 ，我 们 党 把 相 信 、依 靠 人 民 群 众 视 为 “三
大法 宝 ”之 一 。但 是 ，不 拐 弯 抹 角 地 说 ，我 们
不能 期 望 在 某 一 个 早 晨 ，或 者 来 一 番 “清 扫 ”

“ 洗 礼”，就 能 把 旧 观 念 和 那 令 人 心 悸 的 作 风
统统 赶 进 太 平 洋 。大 概 出 于 这 个 缘 故 ，领 导 干

部和 人 民 群 众 的 关 系 ，至 今 总 是
没能 理 顺 ，七 扭 八 歪 的 。在 一 些

“ 公 仆 ”的 眼 目 中 ，群 众 路 线 不

是战 略 ，而 是 策 略 ，似 乎 像 把伞 ，
雨天 用 一 下 ，晴 天 收 起 来 ，群 众

成了 自 己 手 里 的 一 张 牌 ，必 要 时
玩一 玩 ；还 有 人 一 听 “人 民 性 ”

三个 字 就 怒 发 冲 冠 ，似 乎 就 没 了
“ 党 性”；甚 至 有 的 人 对 群 众 疾 苦 视 而 不 见 ，

听而 不 闻 ，麻 木 成 性 ，反 而 先 天 下 之 乐 而 乐 ，
后天 下 之 忧 而 忧 ，把 自 己 手 中 的 权 力 当 成 愚 弄
人民 、投 机 钻 营 、损 公 肥 私 的 工具 。如 此这般 ，

人民 群 众 又 岂 能 不 愤 愤
不平 呢 ！

昔日 那 种 血 肉 之 情 ，
人们 深 深 地 怀 念 。在 如
今的 一 片 恢 复 和 发 扬 优

良传 统 和 作 风 的 鼓 角 声 中 ，恐 怕 莫 过 于 比 捡 回
群众路 线 这 个 传 家 宝 更 重 要 了 。

李瑞 环 同 志 就 任 于 天 津 数 年 ，街 头 巷 尾 留
下了 一 些 美 谈 。他 曾 说 过 这 样 一 番 话：“群 众
最可 爱 ，他 们 确 实 有 许 多 困 难 ，而 对 我 们 的 要
求并 不 高”；群 众 最 可 敬 ，他 们 有 无 穷 无 尽 的 力
量，社 会 财 富 靠 他 们 来 创 造 ；群 众 最 可 畏 ，不
管什 么 人 ，惹 怒 了 他 们 都 可 使 你 下 台 。此 番 精
采的 话 语 ，不 乏 真 理 的 光 泽 。今 将 这 段 论 述 又
搬出 来 ，无 非 是 让 我 们 大 大 小 小 的 “公仆 ”们 ，
能深 刻 领 会 其 中 的 良 苦 衷 告 ，切 莫 让 党 的 群 众
路线 错 了 轨 。

刊头设计　范 红 江　本版编辑　杨 乾 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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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系秦岭

关华　马 兴 俊

秦岭 深
处的 九 关 沟 ，
丛林 中 没 有
一丝 风 。宁 西
局勘 察 设 计
队的 高 级 工 程 师 孟 祥
瑞拄 着 花 杆 ，剧 烈 地
咳嗽 起 来 。随 之 ，一
口殷 红 的 鲜 血 吐 向 草
地。他 抬 头 看 了 看 前
面年 轻 队 员 的 背 影 。
毕竟 不 如 年 轻 人 了 ，
他轻 轻 地 叹 了 口 气 ，
继续 向 山 上 攀 着 。一
连两 天 了 ，他 总 是 这
样或 多 或少地咯着 血 。
他明 白 这 是 累 的。57
岁的 人 了 ，如 何 还 能
和小 伙 子 一 样 翻 山 越

岭钻 丛 林 呢 ？前 一 段
时间 老伴 儿 放心 不 下 ，
跑了 百 十 里 探 望 他 。
才住 了 不 几 天 ，他 就
要出外作业 ，就硬把老
伴“撵”了 回 去 。

那天早上 ，几乎是 同
一个时间 里 。他与老伴
朝着两个方向 出 发 。

那令 人 心 碎 的 背
影！

那牵 肠 挂 肚 的 叹
息声 ！

是啊 ，自 他 进 山
的第 一 天 起 ，而 今 已

整整 三 十 四 年 了 。家
庭生 活 的 重 压 全 在 老
伴一 人 身 上 。老 伴 没
有叹过 一 声 。可 今天 ，
看见 他 年 近 花 甲 还 要
亲自 出 征 。老 伴 儿 能
不担忧吗 ？

其实 ，孟 高 工 也
有难 言 之 隐 ，多 少 年
来，他 带 出 的 学 生 不
少，可 偏 偏 学 成 一 个
走一 个 。他 并 不 痛 惜
自己 已 经逝 去 的 年 华 ，
他深 为 设 计 队 的 青 黄
不接 而 忧 心 。他 真 恨
不得 把 自 己 的 经 验 和
知识 全 部 倒 给 眼 前 这
批年 轻 人 。

又是 一 阵 急 剧 的
咳嗽 。

年轻 的 副 队长 李
道智 闻 声 返 了 回 来 。
脸色 顿 时 变 得 惨 白 ，
他一 着 急 便 顾 不 得 什
么尊 不 尊 、长 不 长 的
了，激 动地大 声 喊 道 ：

“ 今天 你 说 什 么 也 得
回局 里 去 。哪 怕 把 工
作停下 来 ，也 不 能 让
你再受 这 罪 了 ！”看
看年轻 人 急 得 那 副 模
样，孟 高 工 打 心 眼 里
喜欢他 ，感 激 他 。可

错，将 会 给
国家 造 多 大
的损 失呀 ？一
个高 级 工 程
师的 责 任 感

驱使着他 ，不能 不 搞 清
楚。副 队 长 只 好 连 求
带劝地 将 他 扶 回 临 时
住所 。

他独 自 躺 在 床 上 ，
脑海 里 如 何 也 平 静 不
下来……

当年 ，还 是 这 片
丛林 。一 只 山 羊 在 树
丛中 一 闪 一 闪 地跳着 。
他提 着 猎 枪 “砰 ”的
一声 枪 响 ，猎 物 到 手
了，那 时 是 何 等 威 武
啊！可 现 在……他 感
到周 身 剧 烈 地 疼 痛 起
来。三次 了 ！几 年 来 ，
组织 上 已 经 三 次 将 他
调往 山 外 。可 他 要 么
一口 回 绝 了 ，要 么 在
山外 没 干 上 几 天 就 回
到山 里 来 。三 十 四 年
来，经 他 亲 手 选 定 的
线就达300公 里 。他 的
心血 ，他 的 汗 水 ，他
的全 部 情 感 都 洒 在 这
山林 里 。他 岂 能 割 舍
得下 ？三 十 四 年 来 ，
除了 对 事 业 的 执 著 追
求，除了 满 头 的 银 发 ，
他几 乎 什 么 也 没 有 落
下。儿 子 ，倒 是 有 三
个。可 儿 子 对 他 是 生
疏的 。儿 子 心 中 只 有
妈妈。老 伴 埋怨他 ，

说他 的 心 中 早 已 让 大
森林 占满了 ，哪里还有
儿子 的位置 ！他只有苦
笑的份儿 。天伦之乐 ，
谁人不想？更何况他 已
是奔六十岁 的人了 。可
他竟着了魔 ，硬是离不
开这片让他吃尽了 苦头
的大森林 ，离不开为之
献身 的设计队啊 ！他突
然想 起 在 一 次 报 告 会
上，党委书记号召全局
职工 向他学 习 ，赞扬他
这是什么“劲松 ”精神 。
他摇摇头 ，笑了 。劲松 ，
劲松 。劲松是万 古长青 ，
而我孟祥瑞却老了 。他
深感 自 己在这林 中 干不
了几年了 ！他必须抓住
这一段时间 ，为 自 己所
深深热恋着 的林子做点
什么……

他挣 扎 着 爬 了 起
来，走出住所 ，遥望着

队员们作业 的方向 。天
渐渐地黑了 下来 ，他挂
念着 年轻的伙伴 ，挂念
着未完的工作 ，他决定
明天无论如何还要 亲 自
去工地 。

远处传来发动机的
轰鸣声 ，不一会儿 ，一
辆绿色 的吉普车停在他
的面 前 ，从车 里跳下一
个人来 ，他仔细一看 ，
是队长 。队长急切地扯
着他的手 ，说道：“孟
高工 ，道智把你的病情
告诉局里了 ，局长很是
担心 ，派我接你回 局里
去看病 ，这项工程咱们
暂时延缓一段时间。”
他不 肯 。软 缠 硬 磨 了
许久许久 ，队 长 答 应 他
只坐 阵 指 挥 ，不 再 钻
梢林 。过 两 天 如 果 还
吐血 ，便无条件 回局 。

第二 天 ，当 朝 霞

染红 山 尖 尖 上 那 片 松
林的 时 候 ，设 计 队 员
轻手轻脚 地走 出 住所 ，
他们 深 怕 惊 醒 了 敬 爱
的师 长 ——孟 高 工 。
可谁 料 想 ，当 他 们 刚
刚爬 上 工 地 时 ，那 熟
悉的 身 影 ，那 满 头 银
发又 出 现 在 绿 色 的 丛
林中……

年轻 的 队 员 们 不
禁默 然 。也 许 ，他 们
已辨 清 了 自 己 脚 下 的
大路 。

拓荒者 （木 刻 ） 郭义 明


